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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虐受虐循环中的悲剧女性 

———苏童小说女性人物心理探析

王钟屏

（宜宾广播电视大学，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２）

［摘　要］苏童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饱受男权文化制度的压榨，其心理普遍带有强烈的社会受虐倾向，但在受虐的过程
中，为了寻找精神平衡，其心理又具有强烈的施虐冲动。在施虐受虐的循环中，她们反复演绎着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人性

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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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
到“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

生的”。［１］有压迫的出现就有权力运作的空间。

“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使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

役的附属地位，身上压抑的枷锁越来越沉重。女性

甚至成为男性赏玩的“物品”和“生产”的工具，被

异化为非人，成为有价值的物。”［２］男权社会要求女

人永远是男人身上的肋骨，永远依附于男人。苏童

笔下的女人无论是《妇女生活》中的娴、芝、萧，《另

一种妇女生活》中的杭素玉，简家姐妹，还是《红

粉》中的秋仪和小萼，《妻妾成群》中的太太姨太

太，面对男人的时候，永远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一

方，似乎女人的命运都是被男人安排的，男人既是

女人痛苦的根源，又是女人的救星，而女人永远处

于被动的、弱小的，需要扶持的一方，甘愿将自己的

命运，交由别人主宰，将女性个体的未来寄托在男

人身上。在苏童的笔下，描写的都是一个个日常生

活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但是在这些“平凡”

女人身上依然可以发现社会受虐倾向，而施虐的一

方已经是“环境”、是“制度”，所有人都在这样的处

境中生存并受着不同的残酷压榨，无法逃离。在看

似个人悲剧的背后，无一不是由那些世俗的文化、

社会的制度，周围的环境起着加剧作用。

　　一　男权文化的压榨

在苏童笔下，每一个女人都是一种悲剧，每一

种悲剧就是一个女人的结局。而悲剧表面上都是

由于或明或暗的男人而起，但实际上无一不是男权

文化在背后起推动作用。在《红粉》中，秋仪和小萼

虽然是被男性玩弄的妓女，是一件性商品，但是她

们内心并不忌讳这样的身份，甚至乐于如此，当新

身份（女工）到来的时候，她们害怕和抵触，拼命地

抗拒。秋仪不惜性命从车上跳下，第一个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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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妓院，第一个要投靠的人是老主顾。然而她的生

活并没有走回到过去，在被社会（妓院被勒令关

门）、被男人（老浦）遗弃的时候，她依然不愿意接

受新身份。最后因为自己的妓女身份，连出家都不

行。没有了容身之所，她只好回家，开始她鄙夷家

庭的寒酸，不愿回家，但却发现家里也因为她的身

份不接受她。万般无奈下，将自己交给一个鸡胸驼

背的男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婚姻是她得

到供养的唯一方式，也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

一理由。”［３］而小萼虽然接受了劳动改造，接受了女

工的身份，却没有放下自己做妓女时候的心态。在

一系列的展转当中，终于因为自己的拜金主义，害

死了丈夫，最后为了跟另一个男人生活，遗弃了自

己的孩子。

作品表面上描绘了一对被金钱腐蚀，贪图安

逸，自甘堕落的女人应有的悲剧，但事实上，悲剧不

是她们个人造成的，而是男权制度的产物。小萼的

一句话道出了事实的真谛“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

欢逛窑子。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吗？”的

确，如果没有男人想要购买性商品，性交易就不会

存在。在男人不断的寻找与购买中，这些本来出生

贫寒的女子，在自己一无所长，无处安身，又不得不

生存的时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仅有的肉体了。然

而这样的行为，既得不到男人的理解和真爱，连女

人对她们也是一惯的鄙夷，不仅是正经家庭的女人

（浦太太）、经历过革命的女干部、吃过苦的旧时代

女工，就是自己的亲人（姑妈）、老板（老鸨），甚至

讲求“众生平等”的佛门中人（尼姑庵里的尼姑）也

瞧不起妓女这种职业。在她们眼中，妓女都是些好

逸恶劳的寄生虫，是身体肮脏、道德败坏、品行低劣

的女人，对女性这个群体来说是一种耻辱的象征，

尤其是那些连改造都改不好的妓女，仿佛天生贱

命，命该没有好下场。但实际上，让她们脱离了这

个社会，只能以出卖肉体作为职业的根源，却正是

这个男权社会本身。正如小萼，在她爹死之前，有

两个女人依附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爹一死，娘攀附

了别人，改了嫁，小萼也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肉体，

继续依附在男人身上存活。对小萼而言，是男人让

她如此悲惨，但是离开男人她又无法活在这个世

上。她的命运始终在男人的手中被掌握着，被安排

着。即使脱离了妓女的环境，也无法让她从妓女的

身份中走出来。秋仪和小萼如此地在男权制度的

淫威下受虐，却又无法醒悟到这一点，即使到了最

后，秋仪看到悲夫在玩弄小萼留下的胭脂盒时，也

将所有的问题归结于个人的性格，而看不出是制度

对个体的残酷施虐。

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成了女性“应有的”命

运，带着受虐倾向的女性却对命运无条件臣服，甚

至所有的反抗也是无济于事。这样的想法不仅仅

在苏童的一部作品中体现，在其他作品中体现得更

加明显。如果说《红粉》讲的是同一时代两个相同

身份女人的故事，因为经历的相同而导致悲剧的相

同，那么《妇女生活》讲的就是不同时代三个不同背

景的女性，当她们并没有因为不同，而走向不同的

生活。祖孙三代，仿佛总是在一念之间，毁掉了自

己的一生，既而让后代也延续着自己的悲剧。甚至

娴也在不同的年代，面对不同的人，为这件事情懊

恼。但娴对于孟老板来说不过是众多被玩弄的女

演员中的一个。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

个。但是娴却无法明白是这个男人伤害了自己，而

仅仅认为是因为自己不顺从而导致的悲剧，这就是

受虐倾向的逻辑。她将自己的怨气发泄到女儿芝

和母亲的身上，虽然母亲死时，她也认为“真不值

得，为这个臭男人寻死，太不值得了”，但她却无法

看到，孟老板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她甘心地顺从。

受虐倾向掩盖了她反思自己的那一步了。

然而这样的悲剧在芝的身上又一次发生了。

对比孟老板，邹杰出身贫苦，但是解放后的党员身

份比解放前有权有势的有钱人更能征服一个软弱

的女人。虽然身份从女演员到了女技术员，但是带

着受虐倾向的女性那一面却并没有改变。从芝想

要一个男孩的愿望可得知，她不喜欢女性这个身

份，她已经觉察到女性这个身份让自己难受，但是

这样的觉察却又朦朦胧胧，“一时也说不清楚”。知

道自己不能生育的时候，芝觉得自己作为女人向社

会提供孩子的权利丧失了，自己也就失去了结婚的

意义。在芝的眼里，“一切都会变的，只有人的命运

不会改变”。因为自己承担了母亲悲惨的命运，所

以注定得不到“幸福和权利”，让芝轻生的正是她

“不能改变的命运”。让自己婚姻摇摇欲坠的也正

是自己不能生育的“命运”。芝的受虐倾向让她在

“命运”下甘愿臣服。弃婴中全部是女婴的事实，不

仅仅破碎了芝想要个男孩的愿望，也让我们发现只

有女人才是被遗弃的对象。而萧的生活并没有因

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虽然萧的工作是卖肉的，表

面上看起来终于可以宰割别人，但是放在社会砧板

上被宰割的仍然是女人。养父对自己的行为使萧

对那个家庭产生了淡漠的情绪，也对自己的性别产

生了怀疑和厌嫌。小杜的出轨，对萧的冷漠，也是

因为这一点。小杜的理直气壮仿佛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他没有看到养父对萧的伤害，只看到一个男

人对属于另一个男人的“物品”的无理侵占，而错全

在“物品”本身。这让萧恨透了小杜，并想到以结束

性命的方式去对付小杜。从娴的顺从，到芝的觉

察，到现在萧拿起菜刀反抗，虽然看似一种进步的

过程，但是小杜最后的一句话，打碎了所有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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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女人都敌不过男人。”这最后注脚一般

的结语就是三代甚至四代女人的缩影。于是，受虐

倾向在女性这个群体中扎根地更深，让女性更轻易

地沉浸在这样的“事实”中。但这一切都仅仅是男

人这个性别在压迫女人吗？

当男人退居到女人生活的暗处时，女人的悲剧

并没有改变，相比《红粉》和《妇女生活》，《另一种

妇女生活》中的男人们并不如此显眼，但也无所不

在。楼上的简氏姐妹还是楼下的三个店员，没有一

个逃脱“女人就是为男人而设”这样带着受虐倾向

的观点。且不说因为通奸被杀的杭素玉、拼死抵触

封闭了自己一辈子的简少贞，就连顾雅仙也认为没

有男人陪伴的简少芬是不幸福的，粟美仙的脑子里

也成天想着如何去抓杭素玉与孙汉周的把柄，用男

人去打倒自己的敌人。所以在故事里退到次要位

置的男人，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女人命运的影响。

孙汉周与杭素玉的通奸，是导致她被杀的主要原

因，而老宋这个拼命保护杭素玉的男人，到她对自

己不忠时也露出残忍的一面，用私刑的方式，理直

气壮处理了自己的爱人，并认为她死得活该。而章

老师这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打乱了简氏姐妹的生

活，娶走了妹妹，让姐姐发疯，最后自杀。在故事

中，总是男女之间的事情让这些女人和男人们疯

狂。另一面，虽然我们没有看过简少贞的故事，但

是从她对戏曲《碧玉簪》的态度，对它下的评语“严

小姐是个蜡烛货，自轻自贱的蜡烛货。”我们就得

知，她年轻的时候一定经历过什么事情，所以才会

封闭自己的。姐姐想保护妹妹，所以才封闭妹妹，

但是她的做法，也让妹妹陷入了另一种不幸福当

中。她对妹妹的霸道、独占、全面的控制，让她身上

的受虐倾向变得复杂，但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她

对妹妹过分地依赖，是她对爱的渴求，面对男性，她

宁可用封闭自我的方式去逃避、躲闪，以为躲过了

男人，生活就会像她想的那样，她彻底地隔离自我，

放弃自我，以为无限地退让，男性就不会侵蚀到她

的空间，但是最后章老师的出现并带走妹妹的事

实，让她彻底地绝望。对姐姐来说，无路可退无路

可让是绝望的，绝望到她要用死去面对。阿德勒曾

经说过“每一个自杀案件都是一种谴责”。［４］但她

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真正该谴责的对象不是顾雅仙

不是章老师，不是自己的妹妹，而是整个男权社会。

但是她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永远不会意识

到了。

　　二　施虐受虐的循环

从对前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分析我们就可以看

出，在权力的面前，她们身上所体现的社会受虐倾

向并非仅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社会文化对个体束

缚这一现象的缩影。为了进一步分析苏童笔下的

人物的受虐倾向中所反映的权力关系，笔者引入了

一个概念，父权制。“父权制意识形态使女性置身

于性别化的集体匿名凝视中，这一凝视内含了一系

列父权制社会中有关女性道德和行为的评价模式，

通过督促女性实践父权制意识形态标准来行使性

别权力，”［５］也就是说男人凭借他们的性及与他人

的血缘关系确立的男性统治，是以男尊女卑的意识

形态确立和保护男性普遍优先权的性别关系秩序。

“父权制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体的男性是一个“统治

者”，作为个体的“女性”是一个被‘统治者”，作为

一种制度形式，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到这种男性统

治中，男性也像女性一样受到这种统治的限制。这

种统治的逻辑在于，所有的参与者不断加入到对统

治制度的建设中，推进对其自身的统治，并自觉或

不自觉地促使统治延续下去。”［６］于是，当社会对个

体的束缚形成为制度之后，制度化的社会束缚会给

社会（群体）成员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是一种

精神折磨。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只有将社会束缚

的形式内化为自身认同的形式（这也就是社会化过

程）以后，才能通过这样一种“屈从”得到个体的解

脱。当内化的制度表现在外显的行为时，它便反身

强化了制度本身，这就形成了制度再生产。在这样

的情况下，所有的社会（群体）成员都身陷其中，个

人对制度中的他人而言，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集社会意义上的受虐和施虐于一身。但是整个人

群相对于制度来说，又是带着强烈的社会受虐倾

向。他们在受虐的过程中，一方面释放了自我，寻

找精神平衡，使内心的苦闷和痛苦得到缓解，另一

方面在这样缓解的过程中，却是一种变相的施虐过

程，又塑造出新的受虐对象。在这样的循环下，人

们的生活是死的，人在其中是死的，权力和制度却

可以永生。

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中，陈家大院中的

姨太太们，她们既是男权制度下的牺牲品，但又极

力维护那些有形无形压抑她们的家规（制度化的权

力）。她们的争夺行为，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家之主

（陈佐千）宠爱，为了能生下更多的后代（这也可以

看成是制度的再生），并让自己在那个死气沉沉的

家庭中获得更大的权力。她们这种欲望促成了她

们之间的布满血腥的施虐甚至攸关性命的行为。

故事是从颂莲的家庭败落，父亲自杀于水池中

开始，又从颂莲围着井边疯子般呓语结束。文章因

为死而开始，又因为死而结束，但是陈家大院里人

们的生活并没有为此而改变。一代又一代的陈家

女眷因为同样的原因在那口井里被毁灭，而一代又

一代的女人们又走入陈家大院的大门，复制着他人

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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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佐千是陈家大院权力的代表，但是在颂莲的

眼里，却是一个“形同仙鹤，干瘦细长，生殖器像弓

一样绷紧着”的人，陈佐千的解释是“让她们掏

的”。事实上，从他在梅珊屋里出来的表情，就可看

出陈佐千对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一味地享受。自身

也在其中，走向枯槁。

大太太毓如信佛，但在陈佐千眼里，她不是“什

么信佛，闲着没事干，滥竿充数罢了”。大太太进门

的时候很风光，为陈佐千生儿育女，算得上家中地

位第二的人。但是也摆脱不了自己人老珠黄，日渐

失宠的命运。但是，大太太是不会甘心权力旁落

的。颂莲第一次的拜访，她就没有给一个正眼，到

后来烧树叶与颂莲的争执，在陈佐千的生日上对飞

澜和忆容打翻花瓶时的惩罚，到最后因为颂莲与飞

浦之间的吵架，处处都是以对他人的施虐来满足弥

补自己年老而被陈佐千冷落的痕迹。

而几个姨太太之间的争斗也是心照不宣。颂

莲在得知二太太帮着雁儿诅咒自己后，作为报复，

在旁人以为偶然的情况下，用剪刀剪下卓云的半边

耳朵，；而卓云为了能比梅珊早一点生下后代，并且

能生个儿子，不惜设计下毒手残害梅珊。梅珊也为

了争取陈佐千的宠爱，半夜闹病，将他从颂莲屋里

叫走。在这样看似循环的因果报复中，为了实现自

己控制他人、压制他人的权力欲望，三位姨太太既

是悲剧，又是制造悲剧的主谋，既受虐又施虐。连

被陈佐千摸过一把的雁儿也没有逃脱被压榨的命

运，延续着在施虐与受虐的循环。她们一如前几部

作品中的女性一样，在社会受虐倾向的影响下，她

们看不见自己的悲剧的根源，只以为是姨太太太

多，陈家男人好色，是因为别的女人，才让自己的地

位下降，权力旁落。

在这样一个男人扭曲女人的制度，长者扭曲后

辈，地位高的人扭曲地位低的男权制度之下，所有的

人都带着强烈的受虐倾向，既受着制度的束缚，又自

觉地裹紧了那些束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还乐

在其中，认同这样的束缚并使之屈从于它，企图从中

获得个体的解脱。但是他们的认可与屈从必然会使

这一束缚变本加厉，使他们在权力的迷网上越陷越

深，对自己的束缚也是越裹越紧，而且因为社会受虐

倾向的作用，让她们更不知痛痒的活在其中。

陈家所有的人，都延续着代代相传的悲剧。在

老佣人宋妈的口中，得知那井里死的三个女人是怎

么死的，而在颂莲的眼里，梅珊的死仿佛是复现了

那三个女人被投入井中的场景。制度的权力已经

大到可以毁灭人本身的地步，令人恐惧又真实地存

在于陈家大院里。既惩罚了死去的人，又震慑了活

着的人。让那些想要跳出制度的人，惶惶而疯狂，

正如在那井边自语的颂莲。另一面，飞浦作为 陈

家的大少爷，却害怕女人不敢靠近，也并没有逃脱

制度对他的伤害。

在宋妈的眼中陈家一年不如一年的事实，让我

们了解，终有一天，陈家也会像颂莲的家一样衰败，

陈家的儿女们也会像颂莲一样，在失去父亲和男人

支撑后，又会投入另一个男人组建的家庭，在刚跳

出这个制度后，又跳进这个制度新的再生产中。人

是会死的，家是会败的，但是这个让人在受虐的同

时的施虐制度却是永生的，而这才是受虐者的真正

的悲剧。

社会受虐倾向虽然在苏童笔下女性人物身上

有着不同特征的表现，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

是对男权文化的屈从。虽然有些女人做出些许反

抗，但这样的反抗在父权制面前却显得弱不禁风，

会被轻松化解。在那些看似荒诞和软弱行为的背

后，正是带着受虐倾向的女人面对男权的生存智慧

与求生手段，也是父权制、男权社会对女人无形管

制的结果。“这种管制，是通过指定风俗习惯和法

律制度来实施的，那些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旨在使

人们变得‘会计算、讲秩序、一切行为都有一定的必

要性’———简言之，旨在使人们驯服。”［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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